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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的最初十年，黑龙江地区的戏曲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

主要标志是河北梆子和京剧两大剧种的角逐、争风，从而掀起黑龙江地区演剧史上的第一

浪潮。

清末，河北梆子的势力已遍布黑龙江地区的大小城镇，迨至民初，由河北、天津、辽

宁等地取道北进的河北梆子艺人又形成一股潮势。这里要格外提及的是，清末曾进入黑龙

江地区的女伶，在这阶段相继重返黑龙江。这时，她们都已长大成人，艺术上出落得饱满

成熟，有的已是饮誉京津沪的一代名角。她们是靠在同宗内部扫荡了老派和山陕派起家的，

然后芒锋直逼京剧。

自清末以来，在黑龙江地区京剧一直处于上升的势头。但在大局上，有时虽抵不过河

北梆子，但又不让势于河北梆子。所以，清末以来，双方一直是你追我赶，谁也没真正压

倒谁、超过谁。河北梆子的女伶们希冀于以柔克刚，一举击败京剧，几番争斗之后，竟也

使京剧几乎招架不住。但是，风云急骤的时代，大环境从客观上帮助了充满慷慨悲凉之风

的京剧，河北女伶终于败下阵去。河北女伶的失势导致了河北梆子这一剧种从关内到关外

全线地动摇，并由此一步步滑向深谷。京剧自此成为黑龙江地区戏曲发展的一大主潮和代

表，继续前行。

一、梆子腔的变革与发展

河北梆子的直隶老派和山陕派在黑龙江地区与京剧“两下锅”的演出过程中，戏码的

排列位置，一般是皮簧戏剧目在前，梆子戏剧目压轴。但皮簧戏并不甘于总是帽戏的地位。

于是，京剧同梆子经过一番竞赛（这个竞赛没像关内那样引起一场激烈的角逐），在观众

的支持下，开始扭转局面。光绪末年，皮簧戏压轴的演出便多了起来。这时，北京一地的

舞台，梆簧争衡的形势已经发生倾斜，轴戏基本上让位给皮簧；不久，天津一地也发生了

这种变化。黑龙江地区感染（关内梆簧戏班流入时带来的影响）或发生这样的情况稍迟些，

但很快也有了变化，即出现梆簧互为轴戏的现象。不过，这个现象在中小城镇差些，在哈

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里却很突出。这种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京剧显出略占上风

之势，观众也更多地倾向于京剧了。民初之际，赵佩云、王莹仙等一大批学艺于清末的河

北梆子女艺员们已成长起来，同时又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女

伶队伍。这支女伶队伍均来自于和锻炼于河北农村，后又集中于天津，因此人们叫她们是

梆子腔的衰微和京剧的争胜
——黑龙江戏剧史上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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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派”梆子。在艺术上，她们是在直隶老派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是直隶老派艺术上的

一个新的发展和变革。据此，人们又称她们为“直隶新派”。直隶新派崛起后，由津京而

上海，而济南、徐州、烟台、青岛等地。凡是老派和山陕派开辟的战场，都要寻踪踏迹，

并且先是击败老派和山陕派，然后取而代之，同京剧展开新的争夺。老派和山陕派抵挡不

了后起之秀的锐气，只好让位于新派了。直隶新派风靡关内剧坛时，其中许多艺人和班社

或趁势出关，或应邀出关进入黑龙江地区。这股疾风般的新派进入黑龙江后，不再是前一

个时期里给人们留下的稚嫩的不成熟的童伶的印象了。她们以华丽、高亢、淋漓酣畅的唱

腔特点和彻底的河北地方化了的念白，以及炽热、急促的音乐伴奏，还有那大量的与现代

生活相接近的时装剧目，使黑龙江一地的观众大为赞赏；同时也迫使老派和山陕派的演员

或转而效法，或易地远走，或偃旗息鼓。而京剧面对这个新的强手、劲敌，一时也招架不

住了，河北梆子又重新在黑龙江地区抖擞起精神来。

这时期，进入黑龙江地区演出的河北梆子女伶数量，年平均在百人以上。她们在黑龙

江的演出时间，长者一年两载，短者三五个月。其中有影响的有赵佩云、王莹仙、李蟾君、

小金玉、喜彩凤、小凤英、小翠玲、小喜如、车五月仙、喜彩春、王翠红、金钢钻等。此

外，还有出自金满堂科班中的本地梆子女伶，她们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演出。现择要就其在

黑龙江地区的艺术活动介绍如下：

赵佩云，艺名小香水。她在黑龙江地区演出时间很长，哈尔滨是她的享名地，迷恋于

她的艺术的观众很多。她同艺名叫金钢钻的王莹仙一样，把艺术的黄金时代献给了黑龙江

的观众。

小香水是以“泰腔泰斗”之称出现在黑龙江舞台上的。她的老生戏和青衣戏最出色。

如她演的老生戏，对剧中人物的内在感情和外部动作的表现，擒纵自如，自然准确，富有

相当高的艺术表现力。在《京剧二百年之历史》一书中，曾就《斩子》一戏，评价她表演

的杨延昭是“最为彼出色当行之作，眉宇轩朗绝俗，与八贤王争论时，严厉之色望之凛然。

举止之间，落落大方，不杂小家气象”。小香水的老生唱腔，曾得魏联升的指教，宗法魏

的高亢激越特色，同时又吸收了何达子以低腔取胜的长处。她把两者兼融一炉，使其行腔

上下高低，有节有致，流畅起伏，色彩丰富。譬如她在《桑园会》中唱的“与老娘对坐草

堂前，听孩儿把当年细对娘言”和《辕门斩子》中的“戴乌纱好似一愁人的帽，穿蟒袍又

好似坐了狱牢”两出戏中的这上下两句，其上句头三个字的行腔，运用的是魏联升昂扬激

越而又圆润的风格；下句则使用了何达子的落腔，低回深婉，雄沉畅达。虽为女扮，但从

整体上听来，不仅毫无雌音，在清丽挺拔之中，透出阳刚之美。因此，深得黑龙江观众的

好评。

小香水的青衣戏也独具特色。在黑龙江期间，她演的《桑园会》中的罗敷，脍炙人口。

如采桑时的表演，细致真实，左肘挎篮，右手采桑，肩、腰、身等部位随着采桑动作的处

理，以及双脚的移动，紧凑和谐，生动优美。待秋胡出场，对罗敷进行调戏时，小香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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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罗敷为维护自己的尊严，通过“幸喜四顾无人，四顾若是有人，与你个大大无趣……”

等一大段斥责秋胡的念白，字字显得罗敷不容欺辱的贞烈之容和邪难侵正的仇视之状。小

香水的念白，字字句句都从人物的当时处境出发，因而，她的念白有人物，充满感情。如

罗敷念的“家抛白发老母，妻在中年……”和“那乌鸦有反哺之义，羔羊有跪乳之恩”等

句时，声悲语凄，哀怨两俱，闻之令人心酸泪下，其演唱亦曲折婉丽、呜咽悲楚。

小香水在河北梆子的女伶中能戏最多。在黑龙江经常上演的剧目有《桑园会》《辕门

斩子》《四郎探母》《春秋配》《南天门》《烧骨针》《对银杯》《算粮》《登殿》《蝴

蝶杯》《回荆州》《拾万金》《调冠》等。

小香水除在哈尔滨演出外，还在齐齐哈尔、佳木斯、瑷珲（今黑河）等地巡回演出。

其所到之处，均受到盛情欢迎。她给黑龙江的观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王莹仙，以艺名金钢钻知名于当时。清末，她曾随河北梆子戏班来到哈尔滨演过出。

1915 年以后，又与银达子、小香水等名角再次出关，演出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瑷珲等地。

这次出关，金钢钻已名满京津，她和小香水、小荣福、张小仙等四人在北京被称为青衣“四

杰”，而使“男伶几无立足之地”。她在黑龙江的出现，使京剧受到很大的冲击。

金钢钻的能戏没有小香水多。在黑龙江常演的剧目是《桑园会》《汾河湾》《大登殿》

《烟鬼叹》《铡美案》《哭长城》《丁香割肉》《大拾万金》等。她的嗓音极其宏亮，一

般多好在高音部位盘旋，极尽表情达意之能事。其风格清越昂扬，酣畅淋漓。时人称她是

“金嗓钢喉”，“金钢钻”艺名即由此而来。她的唱腔，是河北女伶问世以来旦角唱腔成

就颇高的突出代表。

金钢钻的《桑园会》在黑龙江地区同小香水的《桑园会》并称双美。最能体现金钢钻

演唱特色的是她在《桑园会》中扮演白氏的唱腔。其中白氏盼望丈夫秋胡归来的一段演唱，

真挚热烈，扣人心弦。如唱段中“观只见南来北往、骑骡压马、推车担担过路官员，一个

个都回家转，看不见奴的丈夫回家园”这一长句，在表现方法上，前半部的唱腔，金钢钻

用高音垛句，字坚音实，稳扎稳打，响亮清脆，待唱到“一个一个都转回家园”时，行腔

由前面高山流水，顿然转入深潭低鸣，唱到最后一个“园”字，忽又恰似从深潭跃出的怒

水倾泻下来，从而把白氏渴望和思念丈夫归来的心绪，宣泄得无一余漏。

在河北梆子女伶中，还有一个和王莹仙的艺名金钢钻相同的演员。这个金钢钻，个头

不高，身材也很单薄，与王莹仙的个头身段差不多。但本名、籍贯、生卒年均不清楚。这

个金钢钻搭班落脚在拜泉演出，大约是在民国六年（1917 年）的前后。据说她早年坐科

天津一个河北梆子戏班，启蒙业师是邢宝奎，专工刀马旦。出科后和杨玉亭、五岁红等艺

人出关演出，流动在东北的沈阳、营口等地。到了拜泉后，在拜泉的泰兴剧场、景幻舞台、

小乐天剧场进行演出。她是一个戏路很宽的演员，不但演河北梆子，也演京剧和评剧。她

的幼功很好，文戏武戏都能演，扮相也十分漂亮。她演的《泗州城》《盗仙草》《穆桂英》

《水漫金山》等戏，很有特点，特别是她反串的黄天霸、张稼祥、黄九龄等武生行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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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道具概用真刀真枪，准确有力，从不失误。她的毯子功也好，干净利落，连男武生看

了也咋舌。例如她演《泗州城》中的武旦水母，在叠起五层高的堂桌上空翻落地，动作洗

练稳健，既脆又帅，观众惊奇不已，喝彩叫绝。武戏在直隶新派的女伶表演上是最薄弱的，

像金钢钻这样有好的武戏功夫的女艺人是不多见的。另外，金钢钻的演唱也不错。据讲她

的嗓音很甜润，也很清脆，观众也喜欢听她的演唱。

金钢钻在拜泉的演出时间很长，大约有十余年的光景。原因是她被当地的一个警察署

长看中，娶其为妾。九一八事变之后，其夫携之远遁，从此再无消息。

在河北梆子女伶中，有一个叫李蟾君的艺人，艺名叫月明珠，很有名气。她是在

1916 年 3 月应哈尔滨的庆丰茶园之邀来到黑龙江地区的。这个女艺人深受新文化运动的

影响，很有些政治头脑，思想进步。她不把自己的艺事活动当作纯然的娱乐，而是作为进

步思想的传播手段。她在庆丰茶园曾演出以反映现实生活为内容的时装戏《前清现形记》，

揭露和批判晚清政府的腐败和昏庸。这出戏演出之后，滨江知事张兰君闻知，立刻下令禁

演。三个月后，李蟾君在哈尔滨自筹一笔经费，办起了一个名为“天足足会”的群众组织，

其宗旨是宣传妇女缠足的害处，鼓动大脚放足。她还向在哈结识的女艺人们宣传进步思想、

破除缠足的封建陋习，并把那些愿意放足的艺人吸收入会，壮大组织。李蟾君的演技很高，

艺术上是有一定影响的人。她发起组织的“天足足会”，在黑龙江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史

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河北梆子女伶们在黑龙江的声势之高涨也得力于进入黑龙江地区的河北梆子男演员们

的配合和推动。其中最著名的是魏联升。魏联升（1881—1922），艺名小元元红，河北安

次人，直隶新派唱腔风格的创造者。早年学戏于永盛和科班，工须生，成名于天津天仙戏

园。他在 1920 年前后搭班流动演出于沈阳、营口和哈尔滨，影响遍及华北和东北。哈尔

滨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演出地，在这里曾演出过许多经他改编了的老生戏，如《南天门》《战

北原》《探母》《汾河湾》《芦花记》《蝴蝶杯》《南北和》《汴梁国》《取成都》《辕

门斩子》等剧目。这些老生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偏重于唱。魏联升正是在唱腔方面

为河北梆子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所以，他演的都是文老生的唱功戏。

魏联升的唱腔艺术特点是优美圆润、华丽流畅，但又不失之于慷慨激昂，委婉低回。

他继承了河北梆子老派的演唱传统，并根据自己的条件创造出新的唱腔风格。他善于运用

真假嗓巧妙结合起来进行演唱，并且喜欢用衬字行腔。所以，他的演唱丰富多彩，韵味无

穷。他也十分注意吸收同时代艺人演唱的优长之处，以丰富自己。魏联升新腔的形成，在

发音上彻底改造了河北老派演唱中残留着的山陕侉音，使之真正的河北化，从而把梆子腔

推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直隶新派的出现。刘喜奎、小香水，王莹仙等著名女伶，都是

他的演唱风格的继承者。

他的表演也有深厚的功力。做戏时讲究人物性格特点，一招一式，都很规范。他扮相

美，举止潇洒大方，塑造的诸葛亮（《战北原》）、田云山（《蝴蝶杯》）、杨八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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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合》）等人物，都很深刻、生动。他在哈尔滨阶段的演出，把河北梆子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1922 年，魏联升在哈尔滨的新舞台演出时，哈埠地头蛇姚锡九的姨太太三荷花迷恋

于魏的艺术，逢场必看，并由爱其戏而衷情其人。姚于是买下刺客，将魏联升刺杀于新舞

台后院的寓所。魏联升死时，年仅 41 岁，正值艺术的高峰时期。他的死激起了哈尔滨观

众及全国梨园界的公愤，人们为失去这样的一代俊才而悲伤痛悼。

银达子（1895—1959），原名王庆林，天津人，工老生。他来黑龙江地区演出，主要

活动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这两个地方。银达子的艺术特点是宗法魏联升的，以唱功知著。

唱腔迂回委婉，吐字清晰，拖腔独具特色。常演的剧目是《蝴蝶杯》《算粮登殿》《战北

原》《打金枝》等。

小达子，原名李桂春，河北人。早年在河北的永清县永盛和班坐科，工文武老生。他

是京剧名角李少春之父。他在哈尔滨新舞台演出的时间比较久，和小香水同台演过《桑园

会》《汾河湾》等剧。主要演出剧目有《回荆州》《蝴蝶杯》等。河北梆子衰落后改唱京剧。

本阶段河北梆子的男艺人中，还有文武老生高庆安、芙蓉草、十二红、郭达子、铁蝈

蝈、五岁红、小翠花、张玉亭、小白猴、小金娃、张兴卿，以及清末在齐齐哈尔演出引起

轰动的十四红。还有活动在海参崴的小福仙、元元旦、程永龙、筱九霄、韩连奎、马德成

等一批梆簧兼演而以河北梆子为主的艺人。

本时期，由于河北梆子女伶的出现，使黑龙江地区前期呈现梆簧争胜而梆子弱势的局

面得到挽回，并在与京剧的竞演中一时占了优势。女艺人先天所具的风采，不仅增添了舞

台的魅力，也使舞台趋于合理化。新派不拘于传统格式，冲破老派和山陕派的束缚而创造

的颇为成熟的演唱风格，且比之老派清新健康得多，这些都是它可以同京剧进行对抗的重

要方面。由于河北梆子新派的进入，黑龙江地区戏曲事业的发展变得更加蓬勃兴旺了。

二、京剧的争胜

民初，在清末占据黑龙江地区戏曲舞台优势的京剧，由于受到河北梆子新派势力的抵

抗，一时踯躅难进。而以自然流入为主要形式进入黑龙江地区的京剧艺人，这个阶段名角

的流入也不及河北梆子的多。尽管如此，在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海参崴以及宁安、

拜泉等地，京剧的演出，仍然拥有自己的观众。

黑龙江地区观众对于京剧与河北梆子新派之间的最后选择，同京津地区的观众不同。

京津地区的观众对戏曲欣赏的历史以及鉴赏能力，不同于本地区的观众群，无论在精神观

念、审美积淀、心理愿望等方面，都是有所区别的。总的说，在黑龙江地区，京剧与新派

梆子争胜的时间持续得很长。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京剧和梆子的争胜，在黑龙江地区是

很不平衡的。如 1913 年在齐齐哈尔的隆武胡同，龙江戏院的业主刘绍恩重起京剧班社，

由王海楼、马春奎、杨玉彩、于德禄等人为班底，集旗锣伞报、宫娥彩女于一堂，又不断

寻征四梁八柱，扩大阵容，很快于当年开锣演出，声势并不让于梆子。

齐齐哈尔的龙江戏院（前身是德奎茶园），是当时黑龙江地区影响很大的一个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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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也颇善剧场之经营。1912年以来，在京梆竞演中，他们也组织过京梆“两下锅”的演出，

如郭达子、铁蝈蝈、八岁红、小金玉、王春举、小月楼、陈秀波、郑连奎、十三凤等京梆

均擅的演员，都曾在这个剧院的戏班落脚演出。但是龙江戏院似乎更注重京剧的演出。齐

齐哈尔一地的观众是很有鉴赏水平的。这个地区开发得早，欣赏戏曲的时间也比别的地区

长，像秦腔就是最先在这里驻足的。因此，在京梆竞演中，这里的观众对京剧表现出更多

的偏爱，而吸引来的京剧艺人，也比哈尔滨多。1914 年，京剧童伶高百岁曾来此演出。

高百岁（1903—1969），字幼斋，号伯绥，北京人。他在齐齐哈尔演出《打渔杀家》《汾

河湾》和获得“赛鸿声”之誉的刘派剧目“三斩一碰”。与他同时期的，还有李顺来、程

永隆、魏连芳、张万春等有一定影响的艺人参加龙江戏院的演出。龙江戏院在王海楼、于

春堂、小杨月楼等一班人马的基础上，不断凝聚力量，扩大阵营，一步步地夺取梆子新派

的观众。

这时期的哈尔滨京剧，在与新派梆子争衡中，新舞台力量不支，加之经营不善，连连

蚀本。庆丰和同乐两座茶园为争取更多的观众，于 1918 年 2 月，分别派人去上海的大舞

台学习新布景和砌末的制作，并购买照明装置，聘请绘制景片的画师，重新装饰舞台，加

强舞台美术力量，借以招徕观众。民国最初的七八年间（1918—1919 年），哈尔滨一地

值得一提的京剧演员甚少，像王鸿寿那样的名宿，不过是过路的神仙，稍停即逝。戏曲舞

台被河北女伶及评剧艺人所控制。这和齐齐哈尔、佳木斯的舞台景象大不一样。

佳木斯一直是金满堂戏班常居久占的地方。金满堂本人不仅以其精湛的技艺受到当地

观众的热爱，而且还以其推诚相见、真诚为人而受到当地观众的尊重。他在少年时代就定

居于佳木斯，艺术的逐步成长也是在佳木斯广大观众的支持下走过来的。进入民国以来，

金满堂无疑已被视为当地梨园的班首和领袖。金满堂戏班以自己的戏曲艺术培养了佳木斯

最早的一代戏曲观众；同时，在佳木斯观众心目中，金满堂戏班就是自己本地的戏班。他

们对戏曲的热爱程度是同热爱金满堂那些最早给他们送来戏曲艺术的艺人们连在一起的，

他们两者之间建立起来的长久的亲密关系十分浓厚。

金满堂戏班进入佳木斯以后，是把京剧和河北梆子同时献给佳木斯观众的；但金满堂

本人更喜爱演京剧。所以，佳木斯一地的观众以及周围的依兰、富锦、勃利等城镇的观众，

对京剧的兴趣比河北梆子更浓厚。河北梆子新派崛起后，金满堂及其同班艺友们没有受到

多大的威胁。另外，佳木斯一地的戏曲活动因交通的阻隔和匪祸的威胁，在客观上也妨碍

了更多的剧种班社和艺人的流入。但是，佳木斯正因为有了金满堂戏班的影响，无论流入

佳木斯的戏曲班社，还是从吉林、哈尔滨邀来的戏曲名角，都是以京剧为主。佳木斯本地

开办“金满堂科班”，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当地戏曲演出力量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长

久地满足人们对京剧欣赏的要求。1915 年秋，金满堂科班的第一批学员，也是黑龙江地

区的第一代京剧演员——金菊花、马艳芬、马艳秋、刘喜来、郭春来、尹富来、赵云樵、

李三胜等人艺成出科，在佳木斯首次登台，演出《玉堂春》《临江驿》《翠屏山》《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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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等剧目。这次演出，在佳木斯京剧舞台上展示了新生代的力量，并预示黑龙江地区有

能力来培养和造就本地的京剧表演人才。更重要的是，佳木斯一地京剧艺术的发展在黑龙

江地区京梆争胜中占居优势地位。

民国初期，在“庚子之乱”中商品经济发展大伤元气的宁安古镇，通过绥芬河、三岔

口、挡壁镇的对俄贸易，逐渐有了回升之势，诸般艺事，复又兴隆起来。戏曲艺术的活动

除了原先的庆安茶园之外，又增添了一座庆春茶园。庆春茶园组建了一个名为“凤鸣班”

的京剧班社，各路行当齐全，以与庆安茶园争风。起初，两个茶园均京梆同台，大轴戏常

由梆子来压。不久，京剧渐渐居优势，蚕食梆子，唱梆子的艺人改唱京剧的逐渐也多了起

来，梆子于是置于兼属地位。

庆春与庆安两座茶园的班社实力，本来不相上下，单是两个班社的竞争，也不会持续

得太长。“跑崴子”回来的艺人给这里的戏曲演出增添了火热的气氛。如王宝奎、王洪涛、

王少魁等人，都是在海参崴唱红一时的京剧演员。他们落脚宁安以后，进一步地推动了宁

安一地京剧活动的开展。

黑龙江地区的京剧在同梆子新派较量了一个阶段以后，1920 年这一年，似乎给京剧

画了一条起跑线，观众的感觉和京剧所蓄积的力量，几乎都是在这一年爆发出来的，看上

去是那样的断然。京、梆的分水岭也几乎就在这一年由浅入深地划开了。

1920 年，黑龙江地区全境的京剧演出陡然地高涨起来。在哈尔滨，各戏院由过去的

接角为业改为招兵买马、广罗精英、自行起班。1920 年，尹乃棠接过于震霖蚀了本的新

舞台家业，立刻组织了一个由马德成、沈小楼、曹宝义、王少鲁、王亚鲁、小福仙、窦兰

芳、秦玉峰、秦凤奎、新黛玉等几十人的大型班社，以皮簧为主，兼演梆子。这个班社，

文武齐俱，实力雄厚，锐不可当。跟着，大舞台也建起班园同名的班社，由李祥阁、刘润

臣、杨焕章、程永隆、杜文林、马德成、杨瑞亭、赵松樵等人为班底，梆子和评剧的名角

也加入其中，其实力不逊于新舞台。加之庆丰、同乐、天仙、滨乐、海乐、小红楼等有名

和无名的戏园子先后纷纷落成，四处接班邀角，京剧演出格外热闹起来。

自行起班的业主们也并不满足于本班现有的演出力量，何况班社的名角也不固定，合

同期满就另投别的班园去了。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因此，从境外邀角仍然是一个重要方面。

业主起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名角吸引来，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能够保持经营的不间断，不

至于像从前那样单是依靠接角，如同流水一样你来我走，说断就断。当然，这又都是取决

于观众对戏曲不断高涨的热情。

到 1922 年年底，进入哈尔滨的京剧名流除上面提及的入班者外，应邀而来和自动流

入的还有杨小楼、赵桐珊、李桂春、于连泉、鲁鑫泉等等。杨小楼（1877—1937）名嘉川，

祖籍安徽怀宁，名武生兼老生杨月楼之子。出身于北京小荣椿科班，工武生，是京剧界一

代艺杰，世称“杨派”。他在哈尔滨演出的戏有《长坂坡》《挑滑车》《连环套》《恶虎

村》《林冲夜奔》《霸王别姬》等自己的代表剧目。杨小楼身材魁梧高大，但武技表演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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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灵活。其唱腔爽亮清越，炸音如同裂帛，运腔高低有致，朴素无华，韵味十足。念白

承张二奎风范，吐字真切，讲求字字由人物而出。他的武技表演无空招废式，力求从人物

出发，以形传神，武戏文唱，造成一种意境。杨小楼在哈时，正当壮年，艺术已到圆熟纯

青地步，他给哈尔滨观众塑造的赵云、楚霸王、高宠等形象，称绝于剧坛，几无人匹敌。

一些看过他当年演出的老戏迷们，至今仍念念不忘。马德成（1880—1953）字云鹏，河北

定县人，工武生，享名于京、津、沪。他在哈尔滨时演出的剧目是《莲花湖》《落马湖》

《溪皇庄》《独木关》《剑峰山》《请宋灵》等。马德成师从黄月山，以唱念见长，尤其

是演的武老生，别具一格。其声腔高昂激越，穿透力极强，说白吞吐有力，慷慨劲拔，有

情有神。马德成在哈尔滨是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演员，大舞台、新舞台成班时，他都是其

中的重要成员，留哈的时间也不短。他还在齐齐哈尔等地搭班演出，为繁荣黑龙江地区京

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于连泉（1900—1967）原名桂森，字绍卿，艺名筱翠花，

工花旦。山东登州人，他到黑龙江时，才二十来岁。但他自幼入梆子科班，而后转富连成

科班，又受许多名师指点，功底很扎实，戏路也宽。他的做工身段很出色，眼神运用得最

佳，一招一式十分规范。如花旦的“赶步”“倒步”“云步”“碎步”“蹉步”等步法，

轻盈而婀娜，已自具一番风采了。演唱刻意求工，充满韵味。在旦行中，他的刺杀旦宗法

路三宝。在哈期间，他演出的主要剧目是《鸿鸾禧》《坐楼杀惜》《花田错》《桃帘裁衣》

《红梅阁》等。赵桐珊（1901—1966）一名赵久林，号醉秋，艺名芙蓉草。河北安次人。

幼学梆子花旦，宗崔灵芝，后改京剧，工花旦、青衣。他与尚小云、荀慧生在北京被称为

“正乐三杰”，成名于上海。他在哈尔滨演出的剧目有《赵五娘》《临江驿》《十三妹》

《辛安驿》《红楼二尤》《梅玉配》等，这是他的专擅剧目。其表演特点是细致入微，洒

脱大方，重视不同性格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表现，说白、身段讲究尺寸，有理有据。本阶段

来哈尔滨演出的李桂春，已改唱了京剧。他专工老生、武生戏，演出的剧目是《刺巴杰》

《独木关》《打金砖》《风波亭》《逍遥津》等。

齐齐哈尔此时也是名角荟萃，龙江大戏院在有戏班的基础上，又邀来李顺来、曹宝丰、

程永隆、高百岁、李鑫培、周德威、小杨月楼、李春元、胡蕊兰、张春山等一大批红角名

流前来搭班，或演出炮戏，或挂牌演出。另一座同议会戏园也于此间频频邀角，演出红火。

在宁安，原来的庆春茶园在一场火劫中成为废墟，1917 年复又建造，名宁兴大舞台。

宁兴大舞台没有戏班，班底由“跑崴子”的王洪涛、王宝奎以及常祖明、刘竹友、吴吉堂、

顾曲君、筱月明、盖九省、张盛亭、李二胜、碧玉蝉、碧云凤等人组成，演出的剧目有《四

郎探母》《追韩信》《翠屏山》《南北和》《红梅阁》《天河配》等等。

和宁安一地的京剧活动差不多的，是拜泉的景幻舞台，亦称西园子。景幻舞台设有戏

班，班底很硬，主要艺员有周廷凯、高亚如、张奎元、杨玉廷、张凤秋、张子云、刘长斌、

柴国友、李秋波和“一窝周”，即周雅杰、周雅雄、周雅威、周稚信、周稚勇（后改周智

勇）等二十余人各行当齐备。演出的剧目丰富，其中以《双标记》《捉放曹》《空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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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鞭记》《斩黄袍》等戏最受观众欢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海参崴地区的戏曲活动继前一个时期又有了进一步的

繁荣发展，各界华商陆续成立了“中国商务会”。他们为联络商界，扩大商业活动的市场，

不断地从北京、上海、天津邀请名角赴海参崴演出。海参崴的剧场和班社为此还设了专职

的“约头”，奔赴内地的各个大城市接班请角。这时期的梆子新派在海参崴已显衰微之势，

京剧倍受欢迎。应邀进入海参崴的京剧名家日益增多，上演剧目繁多，流派纷呈，争芳斗

艳，堪称代表者有唐韵笙、白玉昆、马德成、杨四立、高庆奎、李多奎、筱九霄、赵松樵、

王桂林和佳木斯的金满堂、霍凤堂等，还有许多已难稽考了的名伶。总之，在海参崴演出

的内地艺人，每年都在百人以上。在关内艺人艺术的影响下，海参崴当地的戏班得以广采

各家精彩，容纳各派所长，眼界开阔，因此，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

借京剧演员“跑崴子”之利而有戏曲活动的伯力、又城子、绥芬河、三岔口、挡壁镇、

知一镇等与俄境毗邻的码头、城镇，这个阶段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例如绥芬河镇，它原是

中东铁路的“五站”，和海参崴一站相望，是进入崴子的必经之地。1922 年，奉系军阀

张宗昌以绥宁镇守使身份驻扎于此。张籍山东掖县，酷爱京剧，粗通戏道。其部下亦多山

东人，乡俗所染，无不崇尚京剧。张于是年令地方捐款，建起一座由石板砌成的戏园子，

当地人称其为“石头楼子”，为专迎赴崴子的戏班名角的演出场所。他布告去崴子演出的

艺人：凡路过此地者，必须停靠并献艺三天，没有赏钱，违者不予借路。跑崴子的艺人们

便只能顺其所以。张宗昌虽然不给赏钱，但对艺人的款待却极为丰盛，长此竟成惯例。开

始，艺人们有感于千里跋涉，境外献艺，便在戏园子的石板壁上题名留记；后来者亦相沿

效仿，顺次题记。久之，青石板壁上墨迹行行，无异于一部石书艺人行踪录。可惜的是，

这个对我们考察黑龙江地区戏曲发展史有很高价值的资料，今日已经没有踪迹了。边境的

三岔口、挡壁镇、知一镇等地，在海参崴戏曲活动的牵动下，本阶段都有了自己当地的京

剧班社、戏园，且超过了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活动。

民国初期，在绥芬河下游北岸的双城子（又称傅尔丹，今俄罗斯苏里斯克。明置双城

卫，清属宁古塔副都统辖地，1960 年被沙俄割占）有两座戏园，两个戏班。一个梆子班，

由梆子老生小福仙挑梁；一个京剧班，由京剧武生小麒麟主持。这两个戏班彼此对垒，各

不相让，又各自接来“跑崴子”的班社或艺人帮阵助威。双城子一地虽远不及海参崴剧事

繁荣和气派，但有了两个班子的常年竞演，华人在精神上也算有了些寄托。后来梆子班被

击败。伯力在民初也有一个戏园和京剧戏班，由周喜增和周桂轩挑班。他们常去与海参崴

的松竹班和福仙班合演，“跑崴子”的艺人们也常顺道“扫边”地给这里的华人演出。由

于民族戏曲这条纽带的紧密联系，海参崴、伯力、双城子的华人，虽身置异国，心却和祖

国、家乡息息相通。

本阶段京剧的演出剧目，主流依然是传统剧目。1921 年开始，有了排演新戏之风。

如芙蓉颦演出的《香妃恨》，李桂春等人演出的《狸猫换太子》《宏碧缘》，小惠芬、小

如意演出的《诸葛亮招亲》等。这几出戏分别由三家剧场的戏班演出，于是引起一场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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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逐的景象。这类新戏，还仅是传统故事的戏剧化。京剧本身的完善和精美，是体现在它

的表现形式和与其表现形式相适应的古代人物及古代人物的生活。像善变的梆子剧种那样

或评剧那样表现现代生活，京剧是无能为力的。京剧那精美、完善且早已凝固了的形式本

身，是历代艺术家们艺术创造的精华之凝结，不管社会发生怎样的变革，都无法改变它，

除非把它抛弃，要么就参照它去另辟一途，重新创造另一种形式。本阶段爆发的五四运动，

就不曾动摇过戏曲。古文可以废弃，用白话文取代，这是五四运动的一大革命功绩。古文

作为古代历史文化现象，属于它的那个时代，戏曲中的京剧亦如此，但却和语言（文字）

的革命又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艺人们只是按照它的规律编演表现古代生活的新剧目，这是

它的新之所在，再一个新就是连台本戏的出现。《狸猫换太子》《宏碧缘》即是连台本戏。

连台本戏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之，京剧演连台本戏则是近代的事。它首先出现在上海，哈尔

滨观众之后才看到这种形式，这无疑又增加了观众对京剧的兴趣。连台本戏因其情节连续，

有文有武，排场热闹，通俗易懂，犹如长篇章回评书，很适于人们传统的欣赏习惯，故能

轰动哈尔滨全城，久演不衰。其他几个新编的古装戏也因此一新耳目，受到观众好评。这

阶段的新剧目不多，仅有上述几个，且只于哈尔滨一地演出。

京剧在同梆子的竞演中，以自己的优势，终于在黑龙江地区取得了主导地位。

三、河北梆子新派的衰微及其原因

考察河北梆子新派在黑龙江地区舞台的衰微及其衰微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尽管很复杂，造成梆子新派衰落的社会环境和梆子新派本身在艺术上存在的缺点这两个

互为表里的因素，却是十分明显的。

河北梆子新派的所谓衰落，即在进入 20 年代的时候所呈现的衰象，是从与京剧争胜

中逐渐被京剧所压倒这个角度而言的，亦即在“两下锅”和京梆对垒的演出中，由轴戏转

为帽戏、由主导地位而居从属地位这样的位置调换而说的。这表明，黑龙江地区观众在进

入 20 年代之际对京剧的最终选择，仍不失其对梆子新派所怀有的热爱感情。所以，梆子

新派的艺人们在黑龙江地区的舞台上仍然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仍然有他们撩拨人心的身姿。

不过，黑龙江地区观众自做出选择之后，梆子新派也就步履维艰，江河日下了。后来虽偶

因名角打炮，还能暂时地热闹一阵子，并且这种现象时常发生，但梆子新派大势已去。它

尚能存在，无非是人们对最终失去热情了的事物的偶一回顾，这是常有的事。

那么，梆子新派在黑龙江地区失势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河北梆子新派初兴之时，特别是女性演员的出现，是以新的风姿给河北梆子剧

种带来了一派生机的。可是，女性演员削弱了老派和山陕派粗犷豪放的阳刚风骨，尤其是

发展到后来，更为突出了。例如许多剧目，倾向于表现儿女情长、家长里短和男欢女爱、

离愁别绪一类柔美的戏。对于黑龙江地区的观众来说，过多地表现这些柔肠百结为内容的

剧目，是不符合观众这个时期审美心理的。在前面曾提到黑龙江地区观众的来源主体是闯

关东的硬汉子，而整个黑龙江地区在民国以来，工、农、商等各业的发展，犹如一个处在

疾风和怒涛时代的青年人，其心理节奏、心理感应正处在奔腾激荡的时期。这是黑龙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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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一种普遍的、共有的社会心态。因此，这种社会心态要求粗豪、奔腾、激烈为内容的戏

剧表现。京剧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满足了观众这种审美需要。根据统计所得，进入黑龙

江地区的京剧艺人，武生行当的演员占各类行当的三分之二。久演不衰的剧目如《恶虎村》

《虫八腊庙》《八大锤》《泗州城》《蜈蚣岭》《落马湖》《独木关》《四杰村》《艳阳

楼》《溪皇庄》等，都是翻扑腾挪、使刀弄棍的武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

在于它契合了观众的审美追求。梆子新派不能满足这种欣赏要求，越到后来文戏越多，离

观众的审美要求越远，也就越向失势的方向滑去。

其次，黑龙江地区地处关外，民国以来，一直被军阀和封建势力所控制，虽然有辛亥

革命和五四运动那样摇撼全国的大革命，可是等到了黑龙江地区，大的革命风涛巨浪就十

分微弱了。河北梆子新派演员们多来自于京津这样地处革命中心的地区，他们很关心社会

问题，并通过戏剧的形式编演反映现实生活、声援革命的新剧目，如李蟾君在哈尔滨演出

的《前清现形记》，还有《烟鬼叹》等新剧目即是。梆子新派这个阶段在关内编排了许多

反映各种不同生活内容的时装戏，曾留下了许多的新编剧目，其中包括改编古典小说和传

统大戏，如《十五贯》《庚娘传》《胡四娘》等剧目（这类剧目都用时装演出，与改编的

《茶花女》《电术奇谈》一样统称为时装戏）。这些剧目在黑龙江地区演得不多，我们今

天能够知道的或见于记载的，仅有两三部而已。在思想上，梆子新派的许多新剧目对热衷

于传统剧目的黑龙江观众来说，一时还很难成为自己获得优势的力量。

最后，在艺术上，新派梆子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是导致它走向衰势的重要原因。

第一，新派梆子的崛起，是倚重于女性艺员的参加。女艺员对梆子腔旦角艺术的发展，

贡献是重大的。可是，问题也就出现在这里。和我们前面分析梆子新派式微的社会原因的

第一点那样，它的柔弱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大多数的女艺人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

只是能唱，“做”不好，也“打”不起来，这样便走向单一的畸形的发展旦角的道路。这

对讲究唱、念、做、舞（打）的中国戏曲来说，正犯了大忌，等于走上了衰亡的路。

第二，由于走上了唯旦角至上的道路，在剧目的安排上，一改从前老派和山陕派重视

须生戏的传统，只重视旦角为主的戏，其他行当表演为主的戏很少上演，最后竟至弃置一

边，从而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第三，因为是靠女艺员的演唱艺术来支撑局面，而女艺员的基本功训练相当差，这样，

在重视旦角为主的剧目中，又只好偏重于选择文戏；在文戏中，许多唱做并重的剧目，如

花旦一行的表演，又不敢武做只能文做。这样一来，老派创造的许多剧目和那些优秀丰富

的表演艺术被丢掉的就更多了。

梆子新派的旦行表演是自创一格的，它的发展，没有很好地学习老派旦行的艺术成就，

成了无源之水。

以上三个方面，直接危及着河北梆子剧种的前途，在与京剧进行争胜的过程中，焉能

不失去黑龙江地区观众的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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